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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师范学校时，陆玉环在学校里参加“浪淘沙”文学
社，喜欢唱唱跳跳和写诗。她还喜欢穿紫色衣服。一些女同
学暗地里不服气，她们认为紫色的衣服欺负人。穿得好会
显得气质高贵，不好呢，反而特别刺眼，看着难受。而陆玉
环恰恰配着紫色好看，她那时被称作紫衣女郎，有一种款
款的冷美人味道。

但是毕业后，陆玉环却过得很不如意。她读的师范学
校只是一所中专，所以，她从事过好多种职业，就是没能教
上书。她在东莞做过广告公司的文职人员，做过企业公关，
也做过保险和销售，都不成功。她一直升不了职，薪水也上
不去。还总在跳槽，也不是主动要跳，多半是被解聘。

老公陈向东是她以前的同学，后来又自己另读了别的
大学，专业学的是土木工程。陈向东在哈尔滨的一家房地
产公司做工程技术人员，结婚后又回了哈尔滨。他本来想
要把陆玉环也带去，但陆玉环不同意。她需要婚姻，却不想
成为“附庸”，不想被养着。陆玉环把婚姻当成一个稳固的
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她还是要折腾。

婚礼在老家举行，小两口在一起甜蜜地待了20天。分
手时两人都泪水涟涟。两人一同来到火车站，一人往北，去
哈尔滨。一人往南，到广州。

陆玉环有好长时间没找到工作，处在失业状态，她决
定回家。在做出回家的决定前，她和陈向东商量过。陈向东
并没有再次邀请她去哈尔滨，他显得很悲观，支支吾吾的，
多次欲言又止。陆玉环不知道他的悲观是针对自己，还是
针对自己，她没有细问。

我还是回去吧，她说，你放心，我能养活我自己。
回家后的陆玉环情绪饱满，她想总会有办法。老家在

一座地级中等城市，夹在省城武汉和下面的县城之间。她
父亲是退休教师，退休金还算有保证。但他是个老病号，高
血压，还中过风，每天都得由老伴搀扶着在小区院子里走
几圈。他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定额，三圈。那次中风让他害
怕，他不想死。他认为运动和锻炼可以帮助他多活几年，这
却害苦了陆玉环的母亲。他庞大的身躯几乎需要老伴承担
大半的重量，她既像是扶着又像是背着，或更像是拖着他
在走。散步看上去十分艰难，每散一次步，娇小的母亲都会
累得半死。和父亲不同，母亲是棉纺厂的工人，好多年前就
失业了。

父亲用一份退休金养着两个老人，他还得没完没了地
吃药。陆玉环不能在出嫁了之后还拖累父母。为此陆玉环
一天也不敢闲着，到处找工作。有了在南方打工的经历，她
什么都愿意做。她没有任何幻想，这使她总还是能找到事
做。问题是每件事她都做不长久，中途总会被人解雇。她向
陈向东抱怨，陈向东却沉默着，并不像以前那样安慰她。陆
玉环想，可能还是自己有毛病，她的确太不合时宜。

比如陆玉环回来不到半年就干过三份工作。她先是去
了宝宝幼儿园。现在有很多幼儿园，只要能办下许可证，一
套房子和一块牌子就能办起来。陆玉环是师范毕业生，一
聘就聘上了。宝宝幼儿园的园长是个40多岁的胖女人，据
说和教育局的某一位科长有很深的关系。陆玉环上班才一
个多月，园长布置了一个任务，园里的所有孩子都要做“校
服”。那种校服一看就是质次价高，它是每一个幼儿园创收
的共同手段。陆玉环的班上共有 35 个学生，园长在会上
说，做校服采取“自愿”原则。家长愿意就做，不愿意的可以
不做。过了几天，财务上和班主任结账，其他班所有的孩子
都自愿交款，惟独陆玉环的班上只有 5个“自愿”。园长找
她谈话，说怎么这么少？陆玉环说，别的家长不同意啊。那
你可以做工作嘛。做什么工作？你在会上不是说不愿意的
可以不做吗？我就是这么跟家长们说的。园长像看怪物一
样看着她，你真这么说？第二天，另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师替
换了陆玉环，她班上剩下的30名孩子也全都“自愿”了。

接下来陆玉环去了一家超市，她负责食品专柜。在那
儿陆玉环干得如鱼得水，她喜欢在各种商品间走来走去。
那些花哨的包装和好闻的气味，剌激着她的感官，让她欣
喜。一天晚上，超市下班了，工作人员都在陆续退场。超市
的大门已经关闭，他们将从另一侧的专用门道里退出。陆
玉环也准备走了，她换好衣服。这时突然进来了几个人，径
直来到陆玉环的食品专柜。他们拿下货架上的部分食品，
迅速而熟练地更换着包装袋。这没有费多少工夫，他们可
能经常这么干，干活时全都沉默无言。陆玉环看了看新换
上的包装袋，上面的出厂日期都被推后了两天。陆玉环很
惊讶，她一夜没睡好觉，天一亮就去找超市经理。经理耐心
地听陆玉环讲了这件事，他认真地端详着这个女人，她的
脸因为激动而发红。经理说他会彻查此事，但是事情的结
果却是几天后陆玉环得到通知，她不用再来上班了。

陆玉环打算去哈尔滨，她跟陈向东说，我不能在家里
啃老人。陈向东拖延了好长时间，没作正面回答。他要么过
得很不好，要么就是在那边重新有了女人，陆玉环质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向东这才告诉她，原来他的老板遇到
了很大麻烦，因资金链条“断裂”，他们公司像一艘大船一
样搁浅了，甚或将要触礁。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陈向东
说，他自己已有两个多月没拿到工资了。

看来这个家庭确实出现问题了，陆玉环毅然决定去哈
尔滨，困难时，她要陪伴陈向东，去给他打气。陈向东苦笑
着应允了。这么多日子没见面，他也着实很想念妻子，就算
是苦也苦在一起吧。

陆玉环来到火车站，她要买去哈尔滨的车票。
这天晚上，刚好有一辆过路车在此停靠。行色匆匆的

旅客从站口出来，陆玉环看到，在她四周，不停地有人拉扯
旅客。多是些中年女人。她们从怀里抽出小块硬纸板，上面
用毛笔或圆珠笔写上“旅馆”两个字。住旅馆吗？休息吗？有
钟点房，有热水。没人搭理她们，有人目不斜视前行，也有
人拂袖而去。那些人并不是都有纸板，也并不都是女人。还
有男人，甚至是老头，有纸板和没纸板的手法都一样。他们
那样子就像是在和某一个特定的旅客接头，或是对暗号。
比如他们走近他，或是在和他擦肩而过时，低声问道，住宿
吗？陆玉环观察了他们好半天，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成效。
旅客们对这些人怀着显而易见的警惕和戒备，他们都不屑
于和这一类人搭讪。

陆玉环回想自己以前的旅行，好像也是这样，每个火
车站都如此。人们要住旅馆，也大都会去外面寻找。他们通
常会对火车站里提供的便利理都不理，并有可能视为无理

纠缠和恶意陷阱。他们在害怕什么？陆玉环陷入了沉思，灵
感也正是这时候浮现在脑海里。她想她为什么不能也办一
家旅馆呢？一家家庭旅馆。这一想法让她激动不已，她要和
他们办得不同，办出差异。这里面隐藏着商机，一般来说旅
客都需要休息。惟一要做的是让他们放弃戒备，放心入住。
陆玉环很快改变了主意，她不想去哈尔滨了。

在火车站对面，有一条宽敞的马路。而从繁华路段的
一些入口进去，则是些曲里拐弯的小巷子。它们相互勾连
着，走在巷子里，总像是在绕着一个又一个“之”字。都是些
旧房子，或是经过了改装，各种各样的装修。没有规划，随
处都有违章建筑。有些地方有路灯，有些地方没有，走在里
面时明时暗。它是一个等待拆除的区域，四周全是宽阔明
亮的马路。那些马路是城市形象，像包饺子馅一样包着这
些小巷子。私人旅馆多半都在这里，它们挤着挨着，挂着各
式各样的招牌。

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站前广场，陆玉环给陈向东打
了电话。她说她要创业，要在车站附近开一家小旅馆。陈向
东坚决反对，那种旅馆，他很激愤地说，都不是做正当生意
的。谁都知道，那种地方就是暗娼窝点，或是倒腾贩卖假车
票的据点，很可能里边还窝藏着危险的诈骗或逃窜犯。小
旅馆的水可浑着呢。陆玉环说，都那样想，他们的生意才会
萧条啊。我呢，我不那样弄，我要做一家正派而又清洁的
旅馆。等着吧，我的生意不火爆那才叫怪！陆玉环全身都在
发烧，她几乎是在对着手机叫喊。

陆玉环坚信，正派清洁而又低廉的小旅馆，人们是需
要的。她敢想敢干，只要她头脑一发热，陈向东也拦不住。

她借了些钱，主要是从娘家借，还动用了陈向东和她
两人以前的全部积蓄。也算陆玉环运气好，恰巧巷子里的

“碧玉”旅馆要转手。老板是个充满匪气又有些鬼鬼祟祟的
家伙，在和陆玉环商谈转让条件时，不时地耸动着鼻头，露
骨地嗅着她身上的气味。一边嗅一边说，你不用招人手啊，
自己就可以做的。陆玉环没听清楚他话里的意思，说这么
小的店，哪用招人啊？

这原是幢私人住宅，大概也属违章建筑，挤在其他房
屋的缝隙里，楼体外形因此也不规则。做“碧玉”时，老板在
每间房里都用胶合板隔开，一间房做成两间房。陆玉环觉
得空间太小，把那些胶合板全都拆掉了。拆了胶合板，她算
了一下，总共也还有九间房。如果住满了，按每间房 50 块
钱算，能收到四百五呢。陆玉环不想这么多，一天能收200
她就知足啦。

重新装修花了些钱和时间，陆玉环认为这么做值得，
她踌躇满志。她还给旅馆另取了一个名字。紫色是她所喜
欢的，因此给它取名叫“紫环”，意思是紫色加上她的名字。

“紫环旅馆”四个字在楼顶上做成一个很大的灯箱广告，夜
里放射着紫色的光芒，老远就能看见。房间里“碧玉”留下
的那些物件，全被陆玉环当做破烂卖掉了。她一概购置了
新的卧具，镂花窗帘。

还有，她否定了先前那种灯光昏暗的做派，房间里灯
光异常明亮。一到夜间，整座旅馆灯火通明。这是最让陆玉
环骄傲和自豪的地方，这样的旅馆绝对非同寻常。住在这
样的地方大可放心。为了和室内的明亮相匹配，她还自掏
腰包在外面安了几盏路灯。从室内把电线牵出来，灯泡挂
在别人的屋檐下，或是窗台上。这只是临时的办法，在陆玉
环来之前，这里的路灯被毁坏了，而且无法修复。

装修期间，陆玉环的邻居，那些其他旅馆的主人们，有
事没事都会来瞧上一眼。他们可能看出些门道来了，一个
个都不屑，暗含讥讽。你这是要开宾馆啊，还是咋的？

宾馆？陆玉环说，这种地方也能开宾馆吗？还不是和你
们一样，小旅馆呗。

看着不像啊，大动干戈的。这一比我们像什么？全成了
老鼠洞嘛。

一来二往，陆玉环也认识他们了。白天里，他们大都消
失了，到了夜间，露面的也少。好些人天一黑就去了火车
站，很明显是到那儿去拉客。然后会有一些陌生人前来，并
不都是旅客，夹杂着一些奇怪而可疑的女人和男人。那些
女人和男人的面孔会越来越熟悉。来人并无规律，稀稀拉
拉的，有些会集中在下半夜。老实说整个夜里都有客人，小
巷里的脚步声常常通宵达旦。但是如果单从白天来看，这
里可真够萧条，破败。陆玉环因此更有信心，她发现在火车
站拉不到客可能纯粹是假象，这里总会有人来，那么，紫环
旅馆也不会例外吧？

整修完毕，紫环旅馆在 6月 18日正式开业。这日子是
陆玉环特意挑选的，她还把母亲接过来，请她帮忙照应几
天。母亲说她只能短时间地照看一下，因为陆玉环的父亲
还需要她。

第一天陆玉环穿上了紫色裙子，那是她新买的。和以
前学生时代的装束十分相像。她对着镜子反复照，发现腰
上不知什么时候多长出了一些肉。她摸着那里，想着一累
就会瘦下去吧？陆玉环就穿着这件紫裙来到火车站，她站
在往来旅客中，见人就喊，住宿吗？有干净旅馆，正规旅馆！
正规旅馆啊，价格公道！陆玉环使劲喊着，她特别强调了

“正规”，好像是要刻意给人暗示，她那儿和别人不一样，她
正规啊！

其他那些拉客的人依然不管不顾，一如既往地诡秘、
隐蔽、慌乱和偷偷摸摸。他们就像是一些耐心的垂钓者，愿
者上钩嘛。陆玉环想，旅客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应该能
看出来。随便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区别。但事实并非如此，
没人理她。人们鄙夷而又急急忙忙。他们扒拉开她，就像扒
拉开挡道的树枝或荆棘。当然，也还是偶尔有人会转过头
来看她一眼，那也一定是因为她的服饰和容貌。在这一群
吆喝着的拉客的人当中，陆玉环的容貌的确引人注目。一
些眼神中，分明还有着谴责和不解，意思好像是你什么不
能干啊？单单要干这个？

陆玉环的嗓子喊哑了，没有喊到一个客人。她开始只
是喊，后来像别人一样，也去拉。拉着陌生人的衣袖问，住
宿吗？那人往往一甩就把她甩开了。开业第一天，紫环旅馆
没一个客人入住。第二天也一样。而那些和她一起去拉客
的人，却总能断断续续地带着旅客住进去。陆玉环不明白，
为什么就有人选择那种地方呢？

现在到了第三天，在下雨，屋外面雨水如注。没有客
人，紫环旅馆里弥漫着一种忧伤而沉闷的气氛。这时候，陈
向东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那边的情况依然很糟糕。具体
怎么糟糕，他也没有细说。当他问到旅馆如何时，陆玉环为
了不让他担心，谎称很好，她说客人很多。

撒过谎，让陆玉环的心里很别扭。她以前从不撒谎，所
以想要赶紧把谎言变成事实。母亲也在，她们把室内所有
的灯都打开了，灯箱广告在雨雾中妖艳地闪耀着。那四个
紫色大字好像无法被雨水浇灭，或是正在被雨水洗刷，场
景壮观。母亲显得很悲观，说都三天了，还不见一个人影，
估计你开的这旅馆又失败了。

哪能呢？陆玉环说，不会吧。她蹬蹬蹬地楼上楼下走了
个来回，这么好的房子，一个房间才收 50 块钱呢。别人是
不知道啊，一有人住进来，口口相传，将来就能有回头客
啦。

母亲怜悯地看着陆玉环，那是，你说得没错。可是，谁
能相信你？现在谁还会相信谁呢？你越是这样告诉别人，别
人越不会相信。

总会有人信，陆玉环说。

你们的积蓄搭进去了，我的钱也都借给你了，整天干
等着，这么耗下去你看怎么办？

陆玉环是个急性子，母亲的话更让她着急。看着屋外
哗哗流着的雨水，她说我得去，去火车站，我要去拉客。

这种时候，母亲说，这么大的雨，你能拉到谁？
管他谁，拉到谁是谁。
陆玉环穿上雨衣，塑胶布的气味直冲鼻端。她还用雨

帽包裹着脑袋，雨水敲打着雨布，发出噗噗的声响，像炒豆
子一样。她的身体被缠着，有一股闷热的湿气。

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比任何时候都要空旷。只有很少
的人在淋着雨奔走。他们有的举着伞，有的像陆玉环一样
披着雨衣，还有一个人没有行李，他胡乱在头上顶着一沓
报纸。更多的人都龟缩在候车室或售票大厅里。他们在里
面聊天，抱怨，谈论天气，浏览报刊杂志或行窃。当然也可
以躺在椅子上或坐在地上谈情说爱。

陆玉环不想进到大厅里去。前两天的经历让她相信，
人们将又一次把她当成可疑的前来拉客的人，并因此对她
表现出明显的嫌恶。不进去还有一个原因，她注意到了那
个头上顶着一沓报纸的男人。此时他身上的衣服全被淋得
透湿，贴着他的骨架子。他像是没地方可去，在广场上走了
一个来回。或是他在那儿等车？等待来接他的人？都不太
像。雨太大，那报纸在他的头顶，被淋得稀烂早成了纸泥，
他把纸泥扔在地上，发丝上却还残留着一些。雨中的他就
像是个走投无路的人。这个男人衣着考究。陆玉环径直走
向他，她看到男人的脸上满是怨愤和悲伤，而且恍惚。

大哥，这么淋着，会淋病的。
你找我有事吗？男人奇怪地看着陆玉环，他在雨水中

尽力睁着眼睛。雨滴经过他的眼眶，再流下脸颊，就像是泪
水。

陆玉环扯下自己的雨帽，从塑胶雨衣上撕开。在脖颈
处撕裂，她费了很大的劲，雨布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你戴
着吧，至少遮着脑袋。

我有东西的，后来却没了。
你说的是报纸吧？报纸我看见了，那哪经得住雨淋？就

戴这个吧，这个牢靠些。
那你呢？你也没了，你的脑袋现在也淋在雨水里啦。
可是，我有雨衣，我身上干着呢。
两个人，一个头上戴着雨帽，全身都给淋着。另一个脑

袋被淋着，身上则穿着雨衣。陆玉环说，大哥，要休息会儿
吗？

休息？男人若有所思地说，我都不记得，已经有多久没
休息过了。休息是什么意思啊？休息，在哪儿休息？

就是睡会儿，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
敢情好，那就睡会儿吧。
去我那儿吧大哥，我那儿是正规旅馆。
你们，男人冷笑着。正规，男人继续冷笑着。呵呵呵，你

们所有的人都这么说，以为我不知道啊？他在嘴边竖起一
根手指摇晃着，你们拉客的人会有实话吗？

陆玉环不想解释，她领着这个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个
客人。她因此非常兴奋，她的心里甚至有些酸楚，很想要对
他表示感激之情。但她没说，就想把这份感激埋在心里，待
会儿好好地照顾他。她领着他，就像领着一个迷路的孩子。
他们穿越之字形的小巷，男人四处张望着。然后他们看到
了雨中的光亮和紫色的大字。

进了旅馆，陆玉环建议男人洗上一个热水澡。洗完澡
你可以裹着毛巾待在床上看电视，我的毛巾可都干净着
呢。等上一会儿，她还会让母亲给男人烧上一壶姜茶。喝碗
热姜茶，出一身汗，可以驱走寒气。至于脏衣服，陆玉环打
算帮他洗净，在夜里晾干。没见男人有随身携带的包裹，也
应该没有可替换的衣服。你洗澡时，陆玉环说，我到外面
去，买一些简便睡衣回来。没关系，你别太介意，本来也打
算要买这些东西。你用过了，消一消毒，叠好放在柜子里，
以后别的旅客还可以再用。

被拉过来的男人以为这类地方就是黑店，陷阱。他其
实是自愿跳进来的，有时候你真想跳进某个陷阱里去。男
人现在就这么想，他早已放弃了抵抗。小旅馆曾经有很多
故事，男人也大都听说过。比如色诱、洗劫和殴打。先是性
交易，中途突然间有人破门而入。故事大都邪恶。除此之
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名堂，比如假扮成旅客，巧设赌局。今
夜，男人就愿意被洗劫，被殴打。愿意和最丑陋最低贱的妓
女共处一室。不想正派，就想掉到洞里面去，也邪恶一回。

但是陆玉环和她的母亲笑吟吟的，她们像对自己的家
人一样对待他。也许这正是她们的伎俩吧？男人这么想。还
在火车站，他就把陆玉环当成了那种人，他们肯定都在做
非法生意。要不然他也不会跟着她来，他可不想今天还住
在正经人家里。

干毛巾拿来了，簇新，上面毛绒绒的。热水放好了，先
去洗澡吧。

母亲果真在烧姜茶，男人看到她拧开一瓶可乐倒在铝
壶里。多切些姜片，陆玉环喊着。嗯，母亲答道。煤气炉打开
了，铝壶坐在炉子上。可乐很快烧沸，一股好闻的姜葱味冒
了出来。

男人困惑地看着她们，他的脸孔扭歪着。这时候他觉
着难受、无聊和空虚。看起来这不是他要住的地方。两个女
人单纯的欢快和喜悦他无法理解。好像陆玉环还在低声哼
着一支歌子，那是几年前的老歌了。

我就这么倒霉吗？男人愤然想道。难道所有的事情都
要和我做对？我已经够倒霉了，都倒霉成这样子了还要怎
样呢？我不过是要在这里放纵一回，堕落一回，也不行吗？
要选择做一个无耻的人也会这么难？

两个女人在一块絮絮叨叨地说话。母亲说，你父亲的
病像是好些了。陆玉环说，真的假的？真的，哪能假？他体重
轻好些了。体重轻了，减肥？那是，散步的时候我扶着他，他
靠在我身上的重量减轻了。哦，女儿恍然大悟，他可以自己
多支撑一些了，那当然好啊。总有一天，母亲说我就想他能
自个儿站立，行走，我只管牵着他就行。

陆玉环又要到外面去，买睡衣。买完睡衣，再跑一趟火
车站。这种鬼天气，肯定有很多旅客困在站里。对了，拿几
把伞去，说不定能带回好几个客人呢。她扣上男人刚戴过
的雨帽，临出门说，稍等会儿吧，睡衣很快就买回来。

你这儿，男人不想太过绝望，他拉着陆玉环，急切地问
道，你这儿没那个吗？

哪个？陆玉环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女人啊，有人管她们叫鸡。男人好像为说出了这句话

而羞愧不已。
这个嘛你放心，陆玉环说，绝对没有的大哥。原来你还

在担心这个呀？你就放心住吧，我说过的，我这儿是正规旅
馆。

关上门，男人独自惨笑着，并悄然溜走。
买睡衣时陆玉环还觉着好笑。男人的疑虑不是没道

理，好多人都曾经被告诫过，要谨慎，遇事小心翼翼。她买
了5套睡衣，想多买些，钱不够。5套可能暂时够了吧？今天
有了一个客人，会超过5个吗？陆玉环马上要再去火车站，
不过她没信心。睡衣的面料是纯棉的，摸着就舒服。惟一的
缺憾是，睡衣上都印着竖格条纹。店里没别的款式，就剩这
种了。看上去很像是病服。但是，店老板说，睡衣嘛，舒服就
行。陆玉环仔细想了想，也对。当她抱着睡衣回到旅馆，却
发现客人已经不在了，那个男人像没来过一样不知去向。

紫环旅馆
□曹军庆

深秋之夜，雷浩邀在家休假的老同学庄敏到某大酒店小酌，庄
敏打趣道，有啥喜事，非要如此破费哟？

酒至半酣，雷浩嬉笑道，过两天要到A市任代市长，有个事想求
您帮个忙。这可是大喜事呀，咋还有事求我？庄敏快人快语地问。

雷浩拍拍脑门儿，似有些隐忧地说，赴任那天要在全市处级干
部见面会上发个言。我琢磨着，这个发言的分寸颇难把握，因为A市
市委书记是位老同志，发言说得太好了，或许会惹老书记不高兴；可
说差了，台下的处长们势必另眼相看，这事实在是不好拿捏呀。老同
学，你是这方面的高手，前些年在省政府办公厅当处长时，常为省级
领导写讲话稿，而今又是省作协的专职副主席，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这事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庄敏一听，沉思片刻，自告奋勇地说，这样吧，我晚上试写个稿
子明天给你，咋样？雷浩双眼一亮，此话当真？庄敏满脸正经，嗨，咱
俩谁跟谁呀，岂能有假。雷浩似有些大喜过望地说，这再好不过了。

第二天上午，庄敏将熬了大半个通宵写成的发言稿递给了雷
浩，雷浩接过连看了两遍后，边拍脑门儿，边连声赞叹，高手就是高
手，仅千把字，却把该说的都说了，既兼顾全局，又繁简得当；既颇有
水平，又谦谨有度，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当晚，雷浩又把发言稿从
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直至熟记于心。后来，雷浩在见面会上的发言一
结束，老书记动情地站起身来与他紧紧握手，台上台下一片掌
声……

也许是这个头开好了，打这以后，雷浩在 A市各方面的工作也
都顺风顺水。数月后，A市召开全市人大代表会议，雷浩全票当选为
市长。

一个月后，省里颇有名气的几位玩摄影和美术的哥们儿找到庄
敏，几杯清茶过后，一哥们儿嘿嘿一笑，A市有个景区的山水很有特
色，咱哥们儿几个想去那儿小住几日，整些照片，画些画，参加下个
月在某省举办的全国摄影大赛和画展。听说你的老同学在A市当市
长，你可否去个电话，让他接待接待？或者同景区方面打声招呼，食
宿费用给打个折头也行。

庄敏脱口道，这可是双赢的好事。你们也不是白吃白住，正好借
此机会帮他们景区再好好宣传和推介一下，这事应该没问题。于是，
他当着几个哥们儿的面，拨通了雷浩的手机，等他简明扼要地把话
说完，雷浩很爽快地答应了，你先在我市找个对口部门做个方案，打
个报告来吧，到时再研究一下。

找个对口部门做个方案？打个报告来？到时再研究一下？庄敏忽
觉心头一紧，额头一麻，面呈尴尬之色。几位哥们儿也面面相觑。

少顷，还是庄敏打破僵局，这么着吧，我先联系联系，请哥们儿
几个静候佳音。

几天后，庄敏给一哥们儿回电话说，已在 A市找到一个对口部
门，他们很乐意帮忙打个报告找雷市长批一下，只是报告送来转去
的，加上雷市长工作繁忙，这事没准还得再等几天……

没想到庄敏的话还没说完，那位哥们儿就讪笑着说，有劳哥们
儿多费心啦，实不相瞒，与你分手后的当晚，咱哥们儿几个担心时间
来不及，已通过其他关系直接联系到那个景区的负责人搞定了，谢
谢啊。

庄敏猛一愣，脸一红，心一揪，好长时间都没回过神来。
斗转星移，数年过去，A 市换届在即，老书记也已到龄。雷浩内

心觉得，这应是一次机会。于是，他不禁又想起了不久前因有一部长
篇小说得了文学大奖而名声大噪的老同学庄敏……

某日，庄敏突然收到雷浩发来的手机短信：老同学，我来A市工
作这么多年了，你咋不来看看我哟？现如今你已是国内当红大作家，
有个事想求你帮个忙，我市正在创建文化强市，你可否帮我请省内
外一些著名的书画家、作家来我市小住几日，采采风，画些画，为我
市书画院提高提高品位；写些大文章，为我市宣传宣传？

“咋又想起我了？”读罢短信，庄敏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五味杂陈
的感觉。第二天，他给雷浩回了个短信：已遵嘱同省内外好几位著名
文化人联系过，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行啊，请转告雷市长，让他
先在市里找个对口部门做个方案，打个报告来吧，到时再研究一下。

打个报告来吧
□海 华

桑新华 摄


